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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原鼠害防治现状、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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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原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承担着生产、生态和生活等多种功能，在构建生态屏障、促进牧

业经济以及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过度利用草

原的共同影响，我国草原发生大范围退化。草原退化提高了啮齿动物栖息地适合度，促使其种群数

量增加，最终导致草原鼠害发生。草原害鼠采食牧草降低草地生产力，掘洞造丘消弱草原固碳、水

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携带病菌威胁人畜健康。因此，控制草原鼠害事关退化草原治理修复和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草原鼠害研究和工程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草

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不断提升，现有草原鼠害防治成果难以满足草原生态

保护与建设的需求，相关理论和技术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学科交叉、技术集成等亟待加强。本文总

结了中国草原鼠害发生和防治的现状，并对草原鼠害防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从管理和技

术层面对加强草原鼠害防治工作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草原鼠害；防控；问题；对策

Rodent pest control on grasslands in China: current stat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ua Limin1* Chai Shouquan2

（1.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Alpine Rodent Pests Control,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Grassland Science,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Province,

China; 2. Biological Disaster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110034,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Grasslands are the vit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y key roles in the grassland services in term

of production, ecology and livelihood,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ecological shield,

promoting animal husbandry as well as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n recent decades, many grasslands

in China have suffered some degree of degradation due to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ed livestock popu‐

lations. The degraded grasslands created a higher-fitness habitat for rodents; as a result, the population

of grassland rodents increased and severely damaged the grasslands. The rodent pests with higher popu‐

lation excessively forage the plants, dig many holes and make lots of mounds on the grasslands, which

decrease the capacity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n grasslands, and be‐

come potential infectious sources of plague.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rodent pests is critical to restora‐

tion of degraded grassland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lthough the govern‐

ments in China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for rodent pest control on grasslands

and achieved many designed objectives, for the complicated grassland ecosystem, the rising demands

for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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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草地面积2.645亿hm2，约占国土总面

积的 27.5%，主要分布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

甘肃和四川这 6个省区（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2021）。草原生态系统是我国

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承担着畜产品生产功能、

生物多样性保育、固碳、水源涵养等支持调节功能以

及旅游、休憩等文化功能（Bengtsson et al.，2019）。

因此，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对于构建我国生态屏障、促

进畜牧业发展、维护牧区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安全

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十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和人为过度利用

草原的多重影响，我国草原发生大面积退化，致使草

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受损（Squires et al.，

2010）。草原退化提高了草原啮齿动物生境适合度，

使其繁殖率与存活率同步提升，造成种群密度增大，

当种群密度超过一定阈值后，导致草原鼠害发生（周

华坤等，2003）。草原鼠害的发生，不仅采食牧草导

致草地生产力降低，而且挖掘洞道和掘土造丘导致

土壤有机质、母质被推到地表，经风蚀或水蚀后逐渐

形成次生裸地，降低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和恢

复力，最终又加剧了草原退化（钟文勤，2008；花立民

和蔡新成，2021）。本文总结了我国近 15年来草原

鼠害发生和防治现状，分析了当前草原鼠害防治中

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未来的解决对策。

1 草原鼠害发生、为害和防治现状

1.1 草原鼠害发生现状

我国有啮齿动物12科235种（魏辅文等，2021），

其中草原啮齿动物约100余种。常见草原害鼠有高

原鼠兔 Ochotona curzoniae、高原鼢鼠 Myospalax

baileyi、大沙鼠Rhombomys opiums、布氏田鼠Micro‐

tus brandti、喜马拉雅旱獭 Marmota himalayanus 和

黄兔尾鼠Lagurus luteus等 20余种，其中高原鼠兔、

高原鼢鼠以及大沙鼠是优势害鼠，主要分布在青海、

西藏、甘肃、四川、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

据全国草原监测报告统计，2007—2021年间我

国草原鼠害年平均发生面积为 3 644.69 万 hm2（图

1），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草原面积为测算依据，

草原鼠害年平均发生面积约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

13.77%。从年际间发生趋势来看，在2007—2018年草

原鼠害年平均发生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而从2018年

至今，草原鼠害年平均发生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

鼠害发生面积增加的原因可能与周期性气候异常、

草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演替及天敌动物减少等有关。

图1 2007——2021年中国草原鼠害年发生面积

Fig. 1 Annual damaged grassland areas by rodent pest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1

tion as well as the mature theory and technologies, current scientific outcomes of rodent pest control on

grasslands cannot provide strong supports for the ecological grassland conservation. In this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rodent pest damages and their control on grasslands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problems of grassland rodent control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prospect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re‐

search in the future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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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草原鼠害为害现状

1.2.1 降低草原产草量

草原害鼠采食牧草降低草地产草量，进而影响

畜牧业生产是人们对草原鼠害的最初认识。草原害

鼠主要从2个方面造成草地产草量降低。第一是草

原害鼠采食影响。绝大部分草原啮齿动物都是植食

性动物，其营养生态位与家畜呈竞争关系。以我国

草原鼠害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高原鼠兔为例，高原

鼠兔自然种群每只每日平均采食鲜草 77.3 g（刘荣

堂和武晓东，2011），约 77~90只高原鼠兔日消耗牧

草相当于1个羊单位日采食量。在高原鼠兔重度为

害区，每公顷草原平均有77.43只高原鼠兔（巩爱岐

等，2003），可见对草地产草量的影响巨大。第二是

由于草原害鼠挖掘洞道推土或新造鼠丘，覆盖草地

形成裸地秃斑导致草地产草量降低。2020年，笔者

团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玛曲县、若尔盖县调查高原

鼠兔栖息样地74个，每个样地2 500 m2，每个样地平

均洞口秃斑比为 8.33%，其中有 33.78%的样地的洞

口秃斑比例超过 10%，造成当年产草量至少损失

10%（图2）。高原鼢鼠推出的新土丘覆盖草地，造成

植物黄化死亡，导致草地产草量下降。马素洁

（2017）用无人机调查发现每公顷样地有686个新鼠

丘，其中新鼠丘面积占所调查区域草地总面积的

22.3%。当前，国内外一些专家提出高原鼠兔、高原

鼢鼠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关键种或“生态工程师”

（Wilson & Andrew，2015；Niu et al.，2020），从维系

食物网、植物群落演替、土壤养分循环等角度反对

防治草原害鼠。但是，从啮齿动物种群影响草地产

草量角度来看，鼠害发生严重时对草原生产和生态

功能的影响不容小觑。

图2 高原鼠兔为害样地（n=74）的秃斑比

Fig. 2 The proportions of bald patches damaged by plateau pika in the sampling sites (n=74)

1.2.2 改变草原植物群落结构，加剧水土流失和碳排放

草原害鼠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

植物、土壤、大气和食物链等方面的影响。草原害鼠

由于采食、刈割和储草等行为，对植物群落组成和结

构产生差异化影响。高原鼠兔喜食莎草科、禾本科

植物（康宇坤等，2019），刈割高大植物（Zhang et al.，

2020），随着高原鼠兔为害加剧，导致阔叶类杂草丛

生，最终植物群落发生逆向演替。布氏田鼠喜食羊

草、冰草和隐子草等，在重度为害区导致黄蒿大量增

加（尚国珍，2015）。草原害鼠掘洞造丘是其独特行

为之一。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推出的土丘表层土壤

紧实度低，在风蚀和水蚀的作用下，水土流失严重

（马素洁等，2019）。此外，高原鼢鼠新鼠丘产生的温

室气体如CO2和CH4的量远高于无鼠丘草地产生的

量（Tang et al.，2021）。总体来看，草原鼠害发生严

重时会降低草原生态功能。

1.2.3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草原鼠类是鼠疫、棘球蚴病（包虫病）等传染病

的自然疫源疫病宿主，对人类健康具有严重威胁。

鼠疫宿主动物大多分布于我国草原牧区，其中旱獭

类、沙鼠类以及黄鼠类具有极高传染风险，其分布和

影响面积最大（沈希和高子厚，2018；辛有全等，

2021）。伍卫平等（2018）调查了全国 413个县棘球

蚴病的发生情况，其中 368个县被确定为棘球蚴病

流行县，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四川、西藏以及甘肃等

9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青海省发

生 13 起鼠疫，其中 2004 年青海省囊谦县暴发的肺

鼠疫致死 6人、2009年兴海县子科滩暴发的肺鼠疫

致死3人。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兰

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和乌海市

6个盟市的16个旗县区发生鼠间鼠疫，涉及51个疫

点，主要染疫鼠种为长爪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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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兔栖息样地74个，每个样地2 500 m2，每个样地平

均洞口秃斑比为 8.33%，其中有 33.78%的样地的洞

口秃斑比例超过 10%，造成当年产草量至少损失

10%（图2）。高原鼢鼠推出的新土丘覆盖草地，造成

植物黄化死亡，导致草地产草量下降。马素洁

（2017）用无人机调查发现每公顷样地有686个新鼠

丘，其中新鼠丘面积占所调查区域草地总面积的

22.3%。当前，国内外一些专家提出高原鼠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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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草原害鼠。但是，从啮齿动物种群影响草地产

草量角度来看，鼠害发生严重时对草原生产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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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大沙鼠和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us。

1.3 草原鼠害防治现状

我国草原鼠害防治历史悠久。自20世纪50年代

至今，已有60余年的防治历史。从最初的化学药物

防治为主，发展到现在的药物防控、物理器械防控、

天敌防控和管理式抑鼠等防治措施并存的局面。其

中，药物防控由于见效快、成本低和易于大面积使用

等特点，目前依然是草原鼠害防治的主要措施，其防

治面积约占草原鼠害防治总面积的 80%以上。生

产防治中，药物主要包括不育剂（雷公藤甲素、α氯

代醇、莪术醇等）和灭杀剂（溴敌隆、C型肉毒梭菌毒

素、D型肉毒梭菌毒素、地芬·硫酸钡、胆钙化醇、敌

鼠钠盐等）2大类。据调查统计，目前登记使用范围

涉及草原、草地和牧草等，仅有雷公藤甲素、C型肉

毒梭菌毒素和D型肉毒梭菌毒素3种灭鼠剂。其他

灭鼠剂超范围使用量高达54%。器械防治包括利用

地箭、弓型夹防治鼢鼠类、鼹鼠类和鼹形田鼠Ellobi‐

us talpinus等地下鼠；在水源区或不宜用药物防治区

域也用板夹防治高原鼠兔、阿拉善黄鼠Spermophilus

alaschanicus等地面鼠。天敌防控是基于生态系统

食物链关系，利用天敌直接捕食或形成捕食风险

（Sheriff et al.，2009），调控草原害鼠种群密度。国内

草原鼠害天敌防控主要有招鹰控鼠和野化狐狸控鼠

2大类。招鹰控鼠已有30余年的历史，在内蒙古、宁

夏和新疆等省区的实施效果良好（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2007）。利用野化银黑狐Vulpes vulpes

控鼠试验已在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等省区实施（马崇

勇等，2017），但是由于试验时间较短，且未对本土狐

狸、鸟类等生物多样性开展安全评估，目前处于研究

探索阶段。管理式抑鼠是通过改善草原管理，主要通

过降低放牧强度和改善草原利用方式等措施，降低草

原害鼠栖息地适合度，进而抑制草原害鼠种群数量激

增所致损失（何倩芸等，2021；方青慧等，2022）。

2 草原鼠害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草原鼠害防控管理的顶层设计

法律和规划是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的根本依据和

基本准则。草原有害生物灾害与林业有害生物灾

害、森林和草原火灾、洪涝，以及台风、风雹、地震等

灾害一样，属自然灾害范畴。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属

于公共服务范畴，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在与草原

有害生物（鼠虫害）防治基本属性相同、防治规定相

似的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国家出台

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2020年颁布实施）和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颁布实施）等法规，

实施了《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设规划（2011—

2020年）》和《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

2020年）》等总体规划，而草原有害生物（包括鼠害）

法制和规划建设严重滞后，国家未出台专门针对草

原有害生物（包括草原鼠害）防治的法规条例和发展

建设规划。草原鼠害管理顶层设计的缺乏，导致对草

原鼠害认识的重要性、治理的整体性和预防的前瞻

性等不足，直接影响草原鼠害防治成效和建设水平。

2.2 国家重视程度不够，科技投入力度明显偏低

我国拥有天然草原2.645亿hm2，多样的气候和

复杂的地形造就了丰富的草地类型，也就孕育了众

多的草原啮齿动物。我国草原啮齿动物约有100余

种，其中主要草原害鼠约有 20 余种（岳方正等，

2021）。天然草原鼠害为害面积之大，害鼠种类之多

对草原鼠害防控带来极大挑战。应对并克服这些挑

战，则需要国家在草原鼠害生态学、生理学、行为学

及其防治技术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给予大力

支持。但是，相比农田鼠害，国家对草原鼠害科技攻

关支持力度较低。自“七五科技攻关”起至“十三五

公益性（农业）行业专项”，国家级涉及农作物鼠害防

控科研项目共6项，而草原鼠害防控项目仅1项。草

原鼠害科技投入力度不足，研究经费缺乏，从业人员

逐渐减少。我国草地鼠害科研力量较集中的原中科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甘肃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

草原鼠害研究人员转行或外流，严重影响了我国草

原鼠害科技人员的培养和储备，也影响到草原鼠害

药物和防控技术的研发。

2.3 原有草原鼠害防治指标亟需调整

防治指标作为有害生物管理决策的基本依据，

对指导有害生物精准防治、绿色防治和预测预报等

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原农业部颁布的《草原治虫

灭鼠实施规定》，明确了我国几种主要害鼠的防治标

准。该规定制定原则是以草原作为畜牧业的生产资

料，鼠害、虫害防治主要是减少草地牧草产量损失。

原草原鼠虫害防治指标几乎均是单一指标，即以单

位面积的有效洞口数或新鼠丘数为依据。笔者团队

查阅了近30年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的研究文献，从

中发现高原鼠兔有效洞口数和高原鼢鼠的新鼠丘数

量远远超过原防治指标（图3~4）。并且也可以看出

近 30年来，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为害呈加剧势态。

由于在不同草地类型、不同生境下，草原啮齿动物掘

洞、造丘数量并不是与草地生产力下降呈线性关系

（Niu et al.，2020）。加之，现如今草原功能已从生产

转向多种生态服务，草地啮齿动物维系食物网、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植被演替等多重功能也不断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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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更为重要的是，啮齿动物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影

响复杂而深远。因此，采用单一的以数量划分的防治

标准难以适应现代生态学和草原鼠害防控的科学要

求，也会造成防治资金浪费和生物多样性破坏。

150个/hm2为原农业部制定的高原鼠兔防治标准；460、378和458个/hm2分别为1987—2000年、2001—2010年和2011—

2021年研究区平均有效洞口数量。The number of 150 effective holes of plateau pika per hectare is the control threshold

ruled 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460, 378 and 458 effective holes of plateau pika per hectare are the average values in the

studies from 1987 to 2000, from 2001 to 2010 and from 2011 to 2021, respectively.

图3 1987—2021年研究区高原鼠兔的有效洞口数量

Fig. 3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holes of plateau pika in the studies from 1987 to 2021

200个/hm2为原农业部制定的高原鼢鼠防治标准；431、1 114和1 657个/hm2分别为1985—2000年、2001—2010年

和2011—2019年研究区平均新鼠丘数量。The number of 200 new mounds of plateau zokor per hectare is the con‐

trol threshold ruled b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431, 1 114 and 1 657 new mounds per hectare of plateau zokor are the

average values in the studies from 1985 to 2000, from 2001 to 2010 and from 2011 to 2019, respectively.

图4 1985—2019年研究区高原鼢鼠的新鼠丘数量

Fig. 4 The number of new mounds of plateau zokor in the studies from 198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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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草原鼠害监测预警技术体系建设滞后

草原啮齿动物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在

能量流通和物质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维系食

物网、土壤养分循环和植被群落演替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Zhang，2007；周延山等，2016）。草原啮齿

动物变为草原害鼠，实质是种群密度增加超出环境

阈值或生态阈值后，草原生态系统难以自我调控而

导致的。草原害鼠种群动态受到气候、放牧以及种

间、种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一直

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监测其种群动态变化，对于科

学评价其为害、制定预警指标和实施精准防控等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目前草原害鼠监测点数量

少，涵盖草地类型单一，缺少国家-省-县-乡 4级监

测体系。加之缺乏科学的草原鼠害为害评价指标及

其技术，以及草原害鼠种群动态长时间尺度、大范围

的基础研究，导致我国草原鼠害监测预警能力低，无

法为草原鼠害科学防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5 草原鼠害防控过度依赖药物防治

目前，我国草原鼠害防治主要以药剂和器械防

控为主（岳方正等，2021），这些方法聚焦于降低害鼠

种群密度和总体数量。在具体生产实践防治中，往

往采取区划一定面积的防治作业区，雇佣劳务人员

在一定时间段和区域内，采用超剂量、超范围的药剂

快速大幅降低该害鼠的种群数量。但是这种种群清

除式的灭鼠策略忽视了草原啮齿动物在草原生态系

统中的多重功能，导致物种去除后草地生态系统失

衡。另外，广谱高毒化学灭鼠药物的高频率、大范围

使用，破坏了草地生态系统原有食物链的完整性和

相关物种的制约关系，鼠类天敌骤减甚至灭绝，从而

为鼠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的发生创造了更为

优越的生境条件。

2.6 草原鼠害地发生机理不清，治理模式单一

鼠害地是指由草原鼠害发生过程中或发生后形

成的退化草地。鼠害地治理不仅有利于消除草原害

鼠孳生区，更对恢复和提升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草原鼠害地面积大、分布广，不

同鼠害地立地条件不尽相同，治理模式不能如法炮

制。但是，目前我国草原鼠害地治理大多采用控鼠、

禁牧与补播牧草单一或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多注重

短时间的植被恢复效果。对于长时间尺度，特别是

鼠害地治理后次生植被演替、害鼠种群恢复等缺少

相关研究，导致草原鼠害地可持续治理效果不明显。

2.7 缺乏通过改善草原管理抑制鼠害的综合管理模式

当前，人们普遍认识到草原退化导致草原鼠害

发生，而鼠害的发生又加速了草原退化。因此，草原

鼠害是草原退化的结果而不是诱因。治理草原鼠害

的重点在改善和优化草原管理，特别是减轻目前普

遍存在的超载过牧问题。但是，我国草原监督管理

人员缺乏，技术手段落后，加之草原面积大，工作条

件差以及复杂的牧区社会经济因素，导致草地监督

管理不到位。近年来，尽管超载过牧问题有所减轻，

但是整体超载问题依然比较严峻。目前，我国草地

鼠害防控主要是通过药物防控为主，这种单一性的

治理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草原鼠害连年大面积发

生的问题。因此，改善和优化草原管理防控鼠害是

当务之急。

3 草原鼠害防控的未来对策

草原是一个开放、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草原

生态系统复杂的生态学过程对明晰草原鼠害致灾机

制及其防控研究带来诸多挑战。实施草原鼠害科学

防控，不能单纯依靠技术来解决，更要依靠法制和政

策来规范。因此，草原鼠害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从管理和技术 2个层面统筹考虑。只有做到“管

理有为”和“技术有效”，才能实现草原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科学防控鼠害的目标。

3.1 强化法制建设，做好行业规划

依法治理是国家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更是草

原有害生物防治的根本措施。强有力的法制和可操

作性的规划是遏制草原鼠害、虫害等蔓延和加剧的

前提和基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中关于草原有

害生物（包括鼠害）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包括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和行业标准

的草原鼠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当前，应尽快制定

并颁布《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条例》，或者说结合《森林

病虫害防治条例》的修订，制定《森林草原有害生物

防治条例》，建议在条例中明确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

部门的法律责任，规定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和评

价等环节的具体要求，规范草原有害生物专业化防

治服务组织的准入资质，减少草原有害生物防控药

品的环境残留和确保人畜健康安全等。同时，重构

草原有害生物（包括鼠害）监测预报、应急预案、应急

机制、物资调运、防治效果评价，联防联治、统防统

治、部门协作、社会化防治组织资质和从业人员资格

认定、招投标、作业监理、第三方防治成效核查评价，

以及项目管理、灾害损失评估，农药安全使用备案、

样品送检等系列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除了加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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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鼠害、虫害等有害生物法治建设外，应制定中长期

《全国草原有害生物防控发展规划》，明确草原有害

生物防治的目标、资金投入、布局以及重点工程等。

积极争取把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纳入《生态保护和修

复支撑体系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

3.2 强化突出防治重点，争取启动实施工程治理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治中心统计，

2019年全国草原鼠害为害面积3 740万hm2，其中严

重为害面积 1 460 万 hm2，完成草原鼠害防治面积

532 万 hm2，防治比例为 14.22%；2020 年全国草原

鼠害为害面积 3 446.67 万 hm2，其中严重为害面积

2 213.33万hm2，完成草原鼠害防治面积535.33万hm2，

防治比例为15.53%；2021年全国草原鼠害为害面积

5 946.67万hm2，其中严重为害面积1 893.33万hm2，

完成草原鼠害防治面积 1 020 万 hm2，防治比例为

17.15%。有限的防治面积、巨大的应防未防区，为

翌年草原鼠害暴发埋下隐患，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暴

发的处境。就目前国家和地方投入的财力、物力和

人力，做到应防尽防或者全面防治仍很难实现。应

借鉴森林病虫害工程治理的成熟经验，在重要生态

区域、针对重大生物灾害，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启动

实施重大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工程治理，建立有效控

制的持续防治机制，以此来推动整个草原有害生物

防治工作的开展。

3.3 建立草原鼠害综合管理技术体系

3.3.1 草原鼠害综合管理目标

基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论，以提升草原生态

系统恢复力和抵抗力为重点，按照草原鼠害致灾阶

段划分，实施灾前监测、灾中绿色精准防控和灾后鼠

害地近自然修复，加强草原啮齿动物行为学、生态

学、生理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逐步明晰草

原鼠害致灾机制，最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科学

防控草原鼠害的目标。

3.3.2 草原鼠害综合管理原则

（1）全面性原则。草原鼠害治理必须全面考虑

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以减少或降低草原

鼠害对生态、生产和人类健康的威胁和危害为目

的。（2）环保性原则。以草原鼠害绿色防控为标准，

精准防控为核心，从防治对象精准、时间精准、区域

精准和措施精准出发，推行草原鼠害环境友好型防

治技术体系。（3）平衡性原则。承认草原啮齿动物在

草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也要认识到种群密度过大

时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破坏性，治理措施需找到物

种多样性保护和鼠害防控的平衡。（4）科学性原则。

草原鼠害综合治理离不开科学创新，应该加大面向

草学、动物学和生态学的草原啮齿动物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5）综合性原则。草原鼠害致灾因素

复杂，单一治理措施的长效性较差，必须采取综合措

施，通过调控措施使草原害鼠种群密度保持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

3.3.3 草原鼠害综合管理技术内容

（1）灾前监测。草原鼠害灾前是指害鼠种群密

度在环境阈值之下，尚未对草原生产、生态等造成影

响。草原鼠害灾前应重点做好害鼠种群动态监测和

草原科学利用。草原鼠害监测应采用“天空地”多样

化监测技术，利用高清卫星遥感监测大面积草原的

鼠害发生范围；利用长时航无人机监测中尺度草原

鼠害为害程度；利用地面智能鼠盒监测小尺度的害

鼠种群密度和活动强度。构建国家草原鼠害监测预

警中心、省级监测预警分中心、县级监测预警站和乡

（镇）级监测场的4级监测网络体系。面对当前县级

草原站技术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积极

引入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开展草原鼠害监测工作，

确保行业主管部门及时有效获取监测数据以利于决

策。草原科学利用是防治草原鼠害发生的根本，也

是草原鼠害防治实现环保、长效和可持续目标的最

重要措施。实施草原科学利用，首先是加强草原监

督监理，依法核定草原载畜量，遏制超载过牧；其次，

以家畜精准管理理论、放牧适宜度理论等为指导，通

过改善家畜生产、优化草地管理和加强牧民培训等

方式，提高牧场单个家畜生产力，实现草原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合理平衡的局面。

（2）灾中防控。草原鼠害成灾中是指草原害鼠

种群密度超过环境阈值，对草地生产、生态以及人畜

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阶段。草原鼠害成灾后按照其

为害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为害。各为害程

度应采取相适宜的防治措施。轻度为害区应以非药

物环境友好型防治技术应用为主，重点推广应用无

人机模拟天敌干扰高原鼠兔繁殖、震动发生器干扰

高原鼢鼠繁殖等技术。此外，以改变害鼠栖息地质

量为目标，采用禁牧、休牧、补播、施肥等单一或综合

措施，恢复草原植被，降低害鼠栖息地适合度，遏制

种群暴发。中度为害区应以精准防控理论为指导，

从防控对象、时间、区域和措施4个方面实施精准防

控。以不育剂和生物杀鼠剂应用为主，重点推广植

物源和低毒低残留化学不育剂，加大鼠类免疫不育

剂的研发力度。重度为害是指草原害鼠呈现猖獗型

暴发，对草原生产、生态和人畜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重度为害区应以应急防治为原则，采用高效低残留

的化学灭鼠剂快速降低其种群数量。

（3）灾后修复。草原鼠害灾后修复是指由于中、

重度鼠害造成的鼠害型退化草原，通过自然或人为

措施恢复退化草原的措施。鼠害型退化草原表现为

植被盖度降低、生物量减少、毒草丛生等特性。按照

景观类型和发生阶段又可将鼠害型退化草原分为秃

斑型、黑土滩型和荒漠型 3类。鼠害型退化草原是

一种较难治理的退化草原，恢复时间长、治理成本高

是其显著特点。鼠害型退化草地应关注于草原生态

系统的恢复力，以重建草地植被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为治理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在治理措施上首先要

控鼠。除极重度有洞无鼠的鼠害草地外，绝大部分

的鼠害地应采用生物药剂控制害鼠种群。控制目的

是防治害鼠种群进一步增大造成扩散加剧，导致鼠

害区域蔓延。此外，控鼠也是对后期采取的植被恢

复措施的一种保障。植被恢复主要是以提高植被盖

度、高度为目标，采取降低放牧强度、补播以及施肥

等措施恢复鼠害地植被。补播草种原则上选择适应

好的本地草种；在草种组合上，以群落自然演替为原

则，可选择杂类草、禾本科和莎草科的搭配使用；土

壤修复是鼠害草原植被恢复的基础和根本。鼠害地

植被难以恢复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土壤中缺少种子，

而是缺少种子萌发、生长的条件。因此，土壤修复应

该关注于创造适宜种子萌发的土壤条件，利用物理

措施提高土壤含水量、持水性和通透性等，促进种子

萌发。

啮齿动物其种类、分布范围远非人类能比。草

原啮齿动物作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对草

原生态系统的影响至今尚未厘清。笔者认为草原鼠

害暴发是草原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的一种方式，通过

其种群波动实现草-鼠-畜-人的动态平衡。因此，

要正确理解草原鼠害对生产、生态和社会的影响。不

能单纯追求控鼠药品、技术的高灭杀效果，更不能大

范围采用种群清除式的控制措施。应该将重点放在

改善和优化草原管理，注重害鼠的基础生态学研究，

关注啮齿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并利用生态

学原理实现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有害生物防控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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